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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着车，走在回老家的路
上。

明媚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射
到脸上， 让他感觉有些刺眼，于
是伸手拉下前面的遮光板。 一切
都那么自然，这条路他不知走过
多少遍，只记得儿时上学，父亲
经常来这村口迎他，而今，转眼
多年。

他扫一眼坐在副驾驶座位
上的他， 嘴角透出一丝冷笑：
“你， 就叫大亮吧。 这个名字我
熟， 小时候父亲就这样叫我，他
觉得将来的我应该很有出息，前
途一片光明，所以就给我起了这
个名字， 不过很多年都没人叫
了， 差不多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人们只记得我的大名———徐功
成。 ”

副驾驶位上的他略略点头，
欠欠身，算是应允了，脸上浮过
一丝谦虚的微笑。

“现在的科技发展就是厉害，
记得我从这个村子离开的时候，
这里还有很多人家。 那个时候父
亲种了很多地， 几乎整个村庄的
田都被承包下来了。那个时候，是
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 没几年的
时间，他就成了村庄里的首富，盖
上了村子里唯一一座小别墅，开
上了村里最豪华的小轿车……”

他点燃一支烟，把车窗降下
一截， 让烟雾透过车窗飘散出
去。

“可是，正是那个时候，我母
亲去世了，我成了这个世界上他
的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明白
吗，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咬咬
嘴唇，显出仇恨的样子。

副驾驶位上的他，也就是大
亮，只是安静地听着，见他来问，
才很有礼貌地回一句：“是的，我
明白！ ”

“可是，他不明白！ ”他忽然
暴怒起来，“他的钱总是用来‘胡
作非为’， 他几乎不给我一分钱
花，说我是花花公子，埋怨我跟
朋友出去喝酒； 说我好吃懒做、
乱赌成性。 他说得对，我就是好
吃怎么了，吃有错吗？ 好玩就不
对吗？ 有谁会像他一样，守着一

座金山还整天辛辛苦苦地出去
工作？那都是傻子！ ”他说，“他把
我赶出村庄， 对他有什么好，现
在他不是一样孤苦伶仃 ， 他老
了，什么也做不了了。 而科技进
步了， 现在的机器人什么都能
做，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读懂主人
的心思，有些话不用说得那么明
了……”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他
问。

大亮点点头：“照顾好他的
饮食起居，取得他的信任，然后
…… 有 些 话 不 用 说 得 那 么 明
了！ ”他大笑起来：“聪明，不愧是
最新的人类仿生机器人。 ”大亮
也笑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这也只是一种体现方式罢
了！ ”

车子在一个小二楼前面停了
下来， 这就是他所提到的别墅
了，只是因为年月稍久，住的人
少，显得有些冷清。

他大着嗓门吼道：“老爹，我
回来了。 ”屋子里并没有太大的
反响，老人只是无力地朝窗外看
一眼， 说：“你还知道回来？ ”他
笑：“我当然要回来，这里是我家
呀！ ”他大大咧咧地拉了一把椅
子坐下。 老人说：“其实你根本不
用回来， 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儿
子。 ”他笑：“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总之结果都是一样。 来吧，看看
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机器人，他
能做很多事， 和真人没什么区
别，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亮，
他会替我陪着你的， 换句话说，
他就是我的替代品 ， 但是有一
点，他不会惹你生气的，希望你
们相处融洽。 ”他说着把大亮叫
下车……

如他所说， 大亮真的什么都
能干，他每天陪着老人，给老人
做饭，陪老人聊天，对老人的照
顾无微不至。

老人叹一口气，说：“真的大
亮如果能有你一半好都行。 大亮
本来也是个好孩子，可是他母亲
去世后，我整天忙于工作，也没
时间管他，他就整天在外面交一
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 吃吃喝喝

……也许这也是我的错。 ” 老人
不住地摇头，大亮这个时候总是
很安静， 他不会在这时候插嘴，
因为在他的程序认知里，是不允
许挑拨别人关系的。

村庄里的人口越来越少，大
多数村民都去了镇上新村，这里
只剩下广袤的土地，很适合大型
机械耕种。 老人的房子突兀地立
在村口， 倒像是美国的独立庄
园，可这里是在中国东北，一切
只是让人感觉孤单。

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 其实
从他把儿子赶出家门那天起，他
就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而今更
加一日不如一日，还好有大亮照
顾他，这也是儿子做的最对得起
他的一件事，让老人度过了一段
快乐的时光，也让他回忆起了美
好的过去， 那时候儿子还小，很
乖……

老人终究还是走了， 很安
详。 大亮给老人安排了最好的
葬礼，请了村上最好的乐队，按
照当地风俗 ， 要停三天才能出
殡，乐队就换班吹了三天三夜，
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 因为
老人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 ，修
路 、助学 、建新村，都是老人投
的钱，人们全都记着老人的好，
最后去墓地送行的队伍排了有
二三里长。

当那个叫徐功成的儿子赶回
老家时，家里早已恢复了往日的
平静。 他问：“我爹呢？ ”

“已经安葬了！ ”
“为什么不通知我？ ”他的态

度变得凶狠起来。
大亮面无表情 ：“一切都是

按照您的意思，反正您又不想见
他！ 何必通知呢！ ”

他忽然哈哈大笑，“果然不
同凡响，这也瞒不过你，那存折
呢？ ”

“捐给镇上的福利院了。 ”
“什么？ 这不是我的想法！ ”

他怒吼道。
“可那是你爹的想法！ ”
“我要杀了你！ ” 他声嘶力

竭，却听到一个声音：自毁程序
已启动……

湖不大，瘦瘦长长，湖水却
和天空一样湛蓝。 湖边，亭台楼
榭，白杨挺立，新柳含露，翠竹
摇曳。 湖里鱼儿成群，时而浮出
水面，时而没入水中。 岸上的景
象倒映在水里， 恍如地上一个
世界，水里一个世界。

一对被湛蓝湖水邀约而来
的天鹅， 如同两朵硕大的白莲
般盛开在水面。

第一天上班， 途经湖畔的
那一刻，我惊叹这湖的美，真是
人间仙境啊!
� � � � 好景看久，竟然熟视无睹。
要不是那日又一次走过， 遇见
一老者在湖边拍照， 我竟对城
里八景之首的掠燕园无动于衷
了———也难怪，天天上班下班，
日日忙忙碌碌， 对美的生活疲
倦了。

那天早晨，天空水洗般蓝。
早早起来的太阳， 又格外辛勤
地照料着世间万物。

远远的， 我就发现湖边亭
子里，有个老者托举着相机，对
着湖里。

走近了， 才发现老者坐在
轮椅上。 老者梳着一头齐整的
银发， 穿着一件洁净的灰色夹
克上衣，脖子上吊着相机，两个
胳膊肘分别撑在轮椅上两腿膝
盖处，一手托举着相机，眼睛全
神贯注聚焦着湖里一对悠闲休
憩的天鹅， 一手似乎随时准备
按下快门。

湖里的这对天鹅， 长着白
瓷般光洁的羽毛，曲颈低头，似
沉思，似小憩，闲雅胜如仙子。

老者托举了一会相机，感
觉湖里的这对天鹅睡熟了，一
时半会醒不来， 于是轻轻放下
相机，拿起轮椅边地上的杯子，
喝水。

“早上好。拍照呢？ ”我在老
者身后驻足站了一阵子， 不忍
心打扰老者的专注， 直到老者
喝水休息，才和他打招呼。

“早上好。是的。 ”老者看了
我一眼，点了点头，眼睛又盯回
湖里，仿佛生怕一不留神，湖里
的天鹅被人盗了。

“这景好。 蓝天白云，竹影
倒映，鱼游鸟戏。 ”许多年没这
么文艺，也没这么感叹了，人心
情好，居然口出诗意。

“我在拍天鹅。 ”老者无意
听我抒怀。

“天鹅之飞铁为翼，射生小
儿空看得。 ”我随口吟出了辽人
萧总管的诗。

“飞翔最美丽！ ”老者这
回也诗意起来，“我只拍飞
翔的天鹅。 ”

湖里的天鹅似乎听到了我
们说话，一只伸了伸细长的颈，
一只侧了侧脑袋， 都露出了鲜
红的喙。

“您继续。 ”我抬脚赶路，和
老者话别。

那日下午， 下班回家又经
湖边。 太阳已掉落山下，只留西
边一片彩霞。 万丈霞光下，湖似
披上了金纱，蓝蓝的水，绿绿的
树，瞬间都变成金黄色。 湖里白
如雪的天鹅也镀上了一层金。
坐在轮椅上的老者， 霞光一半
落在身上，一半被树叶掩着，整
个人被分成了两半，一半金黄，
一半灰黑。

“还在拍呢。 ”
“是的。 是的。 ”
有了早上的交流， 我和老

者俨然像老朋友一样。
“拍到天鹅飞翔了么？ ”
“没呢！ ”
霞光隐去， 天地间渐渐暗

淡下来， 湖里的一对天鹅也把
头藏在了翼下，似乎准备入睡。

“天鹅要休息了。 ”
“我也回家了。 ”
“我帮您。 ”我走前两步，准

备帮老者推轮椅。
“不用了。谢谢！ ”老者说着

利索地收拾东西， 然后两手推
着轮椅， 缓缓朝亭子外走，“我
就住在附近。 ”

第二天， 又是一个晴空万
里的日子，我如常出门上班。

远远的， 我又发现了湖边
亭子里的老者。

“又来拍照。 ”
“是的。 ”
这一天，我急着上班，没和

老者多聊，匆匆走了。
当天傍晚，天上无晚霞，天

黑得快。 下班前有人找，迟了点
离开， 经过湖边时， 天几乎黑
了，不见了老者。

我心想， 老者或许拍到天
鹅飞翔，早早回家与人分享了。
我也似乎看到了湛蓝的湖面
上， 一对天鹅迅速张开宽大的
翅膀，逆着微风，优雅地、轻盈
地腾空而起……

不料，第三天上班，我又遇
见了老者。 还是坐在轮椅上，还
是脖子上吊着相机， 还是两胳
膊肘分别撑在轮椅上两腿膝盖
处，一手托相机，一手准备按快
门。

“还没拍到呢？ ”
“还没呢。 ”老者毫不沮丧。
那天晚上，我有应酬，吃完

饭坐车回家，没经过湖边。 随后
几天，我出差了。 出差回来，早
晨上班， 我又远远看见了坐在

轮椅上的老者。 还是每天见到
的标准动作，不同的是，那天早
上秋风起， 老者一头齐整的银
发被风吹散了，耷拉着，如乱云
飞渡。

老者却如我第一次见到般
从容。

“还来拍照呢。 ”
“是的。习惯了。 ”我没问老

者定格到了天鹅飞翔没有，老
者却主动说，“一周了， 相机里
还是空白呢。 ”

“……”我有点吃惊。
“天鹅一定会起飞的。 ”老

者从容地安慰我，“一定能拍到
飞翔的天鹅。 ”

岸边，风停了，空有一身高
大挺拔枝干， 却长出无数弱不
禁风枝条的柳树，静静伫立着。

我为老者感到惋惜， 我也
惊叹老者的执着与坚守。 心里
突然怨恨起湖上这对不谙人情
世事的天鹅。 我真想从地上捡
块小石子朝水里扔， 把正在湖
里挺脖昂首、 如将军般悠闲游
荡的这对天鹅惊吓起飞。

“被惊吓起飞的天鹅，眼里
写满恐惧， 全然没有天鹅应有
的雍容华贵和优雅大气， 更少
了那种王者之尊，这样的照片，
不拍也罢。 ”老者似乎看出了我
的心思。

我更惊叹老者的执念 ，不
敢俯身捡石头， 连说话的声音
也小了下来， 生怕惊吓到湖里
的天鹅。

“我会天天来的，直到拍到
天鹅起飞。 ”老者看着我离开时
失落的神情说。

如是一月， 老者天天来湖
边亭子里拍照。

我知道，这一个月里，老者
一次也没拍到湖里那对天鹅起
飞———我问过公园管理处 ，为
什么没见天鹅起飞？ 管理处的
工作人员告诉我，天鹅不会飞。

因为， 湖里的这对天鹅是从外
面引进来的， 公园管理处怕它
们飞走， 对它们进行了特殊处
理———断翅， 即把这对天鹅各
一侧翅膀尖端的指骨截断。 这
样，既不影响天鹅其他活动，又
能使天鹅产生不平衡感， 不能
起飞。

原来如此！ 得知真相的那
一刻，我如坠冰窟窿。 我想告诉
老者，让他不再徒劳，天天来湖
边守着天鹅起飞。 可我又不忍
心毁灭老者的执念。

“早上好，又来了。 ”
“早上好，上班呢。 ”
往后， 这两句成了我和老

者每天见面频率最高的话。
转眼， 我到这个城市工作

一年了。 一年里， 老者天天如
是，每天早早到亭子边，守着天
鹅起飞。 在一个无阳光无晚霞
的下午，我再也忍不住了，告诉
老者真相。

“我知道。 ”听完我憋了大
半年，又恨又气的叙述，老者居
然一脸平静。

“您知道这事？ ”
“这是我经手的。 ”老者刻

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那时
我是这个公园管理处的管理
员。 ”

“……”
“鸟没了翅不能飞翔，就如

人断了腿不能走一样不幸。 ”老
者拍了拍他吊在轮椅上的腿，
“没了腿，我更感同身受。 ”

“知道了，您还来？！ ”
“我就是来陪陪它们，或许

有一天，它们会起飞。 ”老者停
了停又说，“我坚信， 我一定会
拍到天鹅逆风而起， 优雅又大
气的雄姿。 ”

我怔怔看着老者。
老者一如既往， 每天如上

班般，风雨无阻，来湖边亭子里
守候天鹅起飞。

同学举行酒宴，大李本不想
去，可经不住一位好同学的再三
劝说，硬着头皮还是参加了。 一
到场，大李“哇”地叫出声来，好
气派，这样豪华的酒店他可从没
来过，偌大的一个房间布置得古
典又温馨，满满当当坐满了两桌
人。

酒菜刚点完，同学们都夸有
档次，这时一位很有派头的同学
拿来菜单瞥了一眼，随口又向服
务员要了几瓶洋酒和两盘深海
鲍鱼及珍参，转过头去对一位经
商的同学说：“这桌酒菜你就甭
问了。 ”

这位同学掏出手机拨出去
一个电话，里面传来客气的问候
声， 接着他不紧不慢地对那人
说：“吴董事长，我们这儿有个同
学酒宴，我想把你请过来，向大
家介绍一下你创业的经验和做
法，毕竟南北东西的同学大老远
聚在一起很不易。 ”“不是，不是，
我哪有什么经验可谈呢。 ”电话
里吴董事长先是客气了一番，接
着忙不迭地问，“你们在哪儿举
行酒宴呢？ ”这位很有派头的同
学谈吐清晰，一个字一个字地告

诉说：“帝豪大酒店 512 房间。 ”
他话音未落，那吴董事长会意地
说道：“你们老同学聚在一起畅
所欲言， 交流一下感情和看法，
我就不便过去了。 不过，宴会完
了你们直接走人，其他的事用不
着您费心。 ”

吴董事长刚挂断电话， 手机
铃声又响了，他手指一点，一个
委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
“吴董事长， 那个竞标项目还请
您多费心， 多多给予关心和指
点，我们公司有能力和实力完成
好的。 ”吴董事长漫不经心地说：

“哦，是赵经理，帝豪大酒店 512
房间有个账单需要我处理一下，
那个竞标项目嘛，回头我会考虑
的。 ”赵经理嗓门大起来，“吴董
事长， 这点小事交给我代劳，您
尽管放心去忙别的事吧。 ”

赵经理刚一转身， 就有人打
电话过来，“赵经理，您公司有实
力，效益好，我可不可以向您推
荐一个人，到您那儿去上班。 这
人懂业务， 有文凭 ， 是个人才
呢。 ”赵经理一听是葛科长，语气
缓慢地回答说：“这事不急，帝豪
大酒店 512 房间有两桌酒宴等

我去埋单， 你推荐的那个人选，
要等公司面试一下，根据情况再
作决定。 ”葛科长急忙把话茬接
过来，“赵经理， 您那儿离帝豪
大酒店太远，这事我来办会更方
便 ， 您 就 把 精 力 放 在 工 作 上
吧。 ”

宴会上，同学们推杯畅饮，叙
旧论今，谈笑风生，脸上个个漾
满春色， 唯独大李寡语谨言，好
像蓄满了心事。 大李下岗后，在
商业街摆了个小摊位，支撑着全
家人过日子，可有一件事让他老
是放心不下，越想越觉得应该打
个电话问问，于是壮了一下胆拨
通了电话。“喂，是葛科长吗？ 俺
是大李， 上次俺求您办的那件
事，您再考虑考虑吧，俺说的确
实是实情，没有一点虚假呢。 ”葛
科长努力地想才想起大李是谁，
于是拿腔捏调地说：“这事嘛，需
要考虑考虑再说， 我很忙啊，帝
豪大酒店 512 房间有两桌酒宴
需要我埋单，我哪有时间呀。 ”大
李听出了葛科长的意思，猛然又
一想， 帝豪大酒店 512 房间，不
就是我们这个豪华大房间吗？ 等
大李回过神来，一下子竟傻了。

有一个叫星子的女孩， 当然
是个美女， 而且还是个爱好文学
的美女。 也因为爱好文学， 星子
被人拉进了市作家协会的一个创
作群。 星子在群里很少冒泡，偶
尔才会发一些东西， 比如这天，
星子发了一张照片， 在一大片紫
云英花地里， 长裙飘飘的星子单
脚踩着自行车。 星子身后， 漫无
边际的紫云英铺向天边。 照片非
常美，一发出来，便好评如潮。

有人评论说： 电影里才见得
到的镜头。

也有人评：神仙姐姐。
又有人评： 那一片花海在为

你盛开。
还有人评：你比花美。
竟然有人在下面作诗，如下：
是紫云英带来了春天
还是春天为紫云英而来
或许都不是
是你
让春天生动起来
另一个人，也作起诗来：
你在花地里看风景
我却在这里看你
花装饰了你
你装饰了我的梦
此后，接二连三，有人跟着作

诗。 群主看见群里热闹， 便趁热
打铁， 在下面说： 我们以《星子
花》为题，大家来作同题诗，然后
投票，得票高的我发红包。

附和者众。
很快， 很多诗在下面贴了出

来，有写得很好的，比如这首：
星子
是天上的花
因为有你
天上才星光璀璨
有一天
天上的星子洒落大地
于是
人间便繁花似锦
当然，也有居心叵测的，比如

这首：
是花诱惑了你
还是你诱惑了花
都不是
是你诱惑了我
星子一直都很被动， 开始有

人评她的照片时， 她会说谢谢！
后来，她说惭愧。 再后来，她说打
扰了。 但她的话很快被那些诗淹
没了，一首首诗仍然在后面冒出。

这个下午，这个近百人的群，
有五十个人写了诗， 六七十个人
参与评诗。 然后发红包抢红包，
整个群热闹非凡。

星子后来就没怎么参与了，
她在边上看热闹， 好像别人在说
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后来， 星子
在自己朋友圈看到一个帖子，是
一个小朋友患白血病， 需要救助
的帖子。 星子打开来看， 才发现
这个小朋友是自己认识的， 就是
自己扶贫挂点村的一位小朋友。
星子当即按照下面的地址发过去
了一百块钱。 然后， 星子把这个
帖子发在群里， 并在下面写了一
句话：

这个小朋友是我扶贫挂点村
的，非常可爱，希望群里的老师们
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

只是，星子的帖子发出半天，
没见一个人回复。

后来，星子问：人呢？
没人回应。
星子又问：人呢？
还是没人回应。
星子再没做声。
这以后很久， 十天或者二十

天吧， 没人再看到星子在群里露
面， 于是有人便在群里打出两个
字：星子。

也没见星子回复。
那人便问：人呢？
星子还是没有回复。
星子当然不会回复，因为，星

子已经退群了。

这个冬天她的心一直是火
热的，因为心中有了他。

他们在公司的业务会议上
认识， 相谈甚欢。 会议结束后
他回到南方， 她仍留北方。 生
活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 她依
旧按时上下班，相夫教子，表面
平淡， 但她的心从此每刻都桃
花盛开， 生机勃勃。 结婚 6 年
来，她的日子早已如枯木，但是
如今， 他给她带来了万紫千红
又一春。 他们在网络上、 手机
里无穷无尽地诉着相思， 在彼
此牵挂的煎熬里享受久违的激
情澎湃。

腊月中旬， 她费尽口舌终
于得到单位的允可提前休假，
条件是春节期间她值班。 她精
心美化了自己，然后以“出差”
的借口跟家人交代完便迫不及
待地赶往他所在的城市。

南方的夜原来也弥漫着令
人打战的寒意，但他们的激情
很快驱散了冬寒，如同火红的
茶梅在冬夜纵情盛开，无尽娇
艳。 就在那夜，这个南方城市
居然开始悄无声息地飘起梨
花似的白雪 ，纷纷扬扬 ，一天
一夜，不知停息，仿佛他们的
缠绵。

第二天，雪止。他带她走在
他生活的城市里， 详细地介绍
他熟悉的风土人情 。 她挽着
他， 左手插进他羽绒服的口袋
里，和他的手十指相扣，暖流传
遍全身， 她的脸迎着风雪绽放
花瓣的红晕。 南方的冬天要是
也有极夜多好， 就此天长地久
吧。 她想。 抬头，她隐约看到远
处耸立的山峰，铺着雪，腾云驾
雾一般。“那就是你经常跟我
说的岳麓山吧？ ”她问。 他愣了
下， 朝她所指的方向望去，回
答：“是的。 ”“我们去吧，肯定
很美的。 ” 她停下脚步深情地

看着他。他微笑，表情有几分尴
尬， 避开话题：“我们去江边堆
雪人吧，比爬山好玩多了。 ”她
悻悻地，但随即开心地附和，跟
着他往江边跑。

他是学雕塑的， 雪人堆得
惟妙惟肖，瓜子脸，秀长的眉，
温厚性感的双唇，塑的是她，她
注视着，幸福地笑。

他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
品，说：“还缺一样东西。 ”然后
转身走到旁边的桥墩旁， 伸手
从护栏上搬下大块冰凌， 专注
地雕刻起来。一会儿，一枚冰戒
做成了，晶莹剔透，很美。 他小
心翼翼地给雪人的手指套上。

她羡慕地看着雪人，撒娇：
“我也要一枚。 ”第二枚他做得
更用心，两颗心相环扣，闪烁着
圣洁的光芒。他给她戴上，真好
看，可是，好凉，似乎要冰到心
里。 就在这时，有电话找他。 听
到他说：“她应该带小孩在家做
作业的，你给她打电话吧，站在
岳麓山门口等就可以了， 我家
就在那附近，她出来快。 ”她突
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带她去岳
麓山， 因为他们的家就在山脚
下，他不敢。

就在这时， 中指上的冰戒
突然融化断裂了， 才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吧，只留下她被冰
得麻木的手指在寒风中颤抖，
久久不能弯曲。 她凝视着掉在
地上的冰戒 ， 刚才还多么完
美，可是，瞬间就化成了水，踪
影消退。 她忍不住就想起了他
和她的情感， 看上去多么诱
人，可是，比这冰戒又能长久
多少？

第二天，她悄悄地离开了。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她看到阳
光灿烂， 冰天雪地下的世界将
很快露出它原来的面貌， 回归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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